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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上海遭到连续轰炸
从 !"#"年 !$月起，随着一批

批工厂复工生产，蒋介石加紧了对
上海的空袭，尤其是对电力、造船等
重要工厂及车站、码头等交通枢纽
狂轰滥炸，妄图破坏上海经济的恢
复和发展，阻挠我解放台湾。

!"%$ 年 ! 月 &% 日中午 '! 时
($分，美制 )&*轰炸机 '+架，战斗
机、侦察机各 '架，入侵上海市区上
空，在杨树浦、十六铺、杨家渡、高昌
庙沿江两岸以及江南、英联船厂滥施
轰炸。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上海
的码头、电厂、造船厂以及市区中心
的中纺九厂、颐中烟草公司仓库和周
围的许多民房被炸毁。据统计，敌机
投弹 *,多枚，炸毁房屋 *$$多间，
死伤 (-$多人，数千居民无家可归。

更使上海军民愤怒的是，."%,
年 &月 /日，距上一次大轰炸仅十
来天，人们心中的阴影还没有消散，
防空警报又一次响起。当天中午，国
民党台湾当局共出动 )&*、)&%、
0%.、0(1战斗机 .-架，又窜入上海
市区上空，在北起吴淞、南至卢家湾
的沿江狭窄地带进行狂轰滥炸，杨
树浦、闸北、卢家湾发电厂的三分之
一设备被炸坏，自来水厂设施也遭
受严重破坏，市区大部分地区陷入
停电的困境。
由于突然停电，全市交通阻塞，

街上陷入混乱状态。这是上海解放
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轰炸，史称“二
六”大轰炸。上海共有 +%,,多间厂
房、民房被炸毁，.(-+人倒在血泊
之中。

公安部：吴思源已
经潜入上海
大轰炸发生后，上海市市长陈

毅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亲自部署并
调集各方力量组成抢险救灾队伍。
经过上海军民日夜奋战，大轰炸后

仅用了 *+小时就恢复了全市供电
和供水，恢复了人民的日常生活秩
序。敌人妄想把上海变成一个没有
水、没有电的瘫痪城市的阴谋，被彻
底粉碎了。
面对敌人的空袭，在上海市委、

市政府的领导下，全市人民英勇地
投入了反轰炸斗争，成立了人民防
空委员会。遍布全市的防空部队高
炮、高射机枪、探照灯阵地构筑起来
了；建筑物的玻璃窗贴了防止玻璃
震碎的纸条，电灯套上了防空灯罩；
不少高层屋顶、楼顶上安装了警报
器，不时发出“呜呜呜”的空袭警报
声。全市军民同仇敌忾，采取各种有
力措施抗击敌人的轰炸，保证生产
建设正常运行，保护国家和人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尽一切可能避免造
成更大的破坏和损失。
与此同时，隐蔽战线的指战员

们从上海解放之初，就展开了一场
侦破指示敌机轰炸目标的敌特秘密
电台的紧张战斗。
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与上海市

公安局长李士英、副局长扬帆召开
公安战线有关处室领导会议，他们
向陈毅市长立下军令状：尽快侦破
敌特秘密电台，粉碎敌人下一次轰
炸阴谋。
扬帆副局长指示社会处的情侦

人员，必须把敌特电台的全部案件
线索，一个一个过细研究，不要漏掉
任何一个，分别采取措施，务必及时
侦破。侦察员们日以继夜，排查线
索，细心搜索。他们很快破获了解放
前潜伏在上海市区市郊的秘密电台
.,多处，但是，还是有几部极为隐
蔽的敌特电台没有被查获。

."*"年 .,月，上海市公安局
接到中央军委会公安部通报：“保密
局吴思源于 1月 +*日由定海潜沪
后，已于 "月 +-日与总台通报。”这
个短短 (,字的通报，虽然没有吴思
源的详细情况，但证明情侦人员对
敌情分析是符合实际的，确有敌特
电台已经潜入申城，正在秘密进行
活动。侦察员查遍了上海数以千万
计的户籍资料，经过 %,多天的努

力，还是没有发现具体目标，工作一
度难以深入。

谁是“吴思源”？
."%,年 .月上旬，上海市公安

局又接到公安部通报：“匪保密局
吴思源之经费、人民币 --% 万元
（旧币，下同），以汪洋名义，由金城
银行汇沪林森中路（今淮海中路）
施家瑞收。”
侦察员们认真地研究了上级通

报，结合申城现实，仔细分析。上海
解放初期，沪港之间银行汇总业务
已经停顿，从香港拨汇上海的款项，
都由香港银行委托上海一些私营贸
易公司代转。.月 .,日，侦察员调
查到吴思源的经费，是由北京东路
*.号“合众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代
转的。在这个公司香港汇款收款人
名单上，查到了“施家瑞，林森中路
%/-弄 .*号，."*" 年 .. 月 % 日汇
入 --%万元”的记录。出现了一个特
工活动经费收款人施家瑞，使侦察
“吴思源”电台有了新的进展。

侦察员们夜以继日地连续作
战，很快查明：施家瑞，男，出生于
."+.年，湖南人，家有父、母、妻、子
和妹等 -人，其父施肖莲，在光复西
路 %/号开设“振记瓷器店”。
然而，侦察员们在走街查访后

得到的结论却是：历史上没有发现
施氏父子同国民党间谍有什么瓜
葛，也未发现在港澳台有什么关系。
但间谍机关汇给吴思源的活动经
费，确已由施家瑞于 ."*"年 ..月
.,日领取。再进一步调查“振记瓷
器店”，户籍册上记载：店主为施肖
莲，店员中有账房先生许重庆，职员
有施家瑞、张光隆、罗炳乾（跑街）、
赵骐良（学徒）。
经过深入调查，发现所谓的“振

记瓷器店”坐落在上海光复西路造
币厂桥（现江宁路桥）一带，是有名
的棚户区。该瓷器店背靠苏州河，面
对小马路，路对面的造币厂有高围
墙，地形、人员都极为复杂。
他们还发现这家小小的瓷器店

营业十分清淡，一天也做不了几笔
生意。店里却雇用了四五个职工，按
这样的营业情况，恐怕连日常开销
也难以维持。况且，瓷器店是施家瑞
从银行领取活动经费 +, 天后，在
."*"年 .+月 .日开张的。这不能
不让人怀疑，该店是否用特工活动
经费开设的“密点”？而在店内有户
口登记的 /人中，施肖莲、施家瑞等
%个人常在店内出现，唯独一位“跑
街”罗炳乾却从来没有露面。再经进
一步查实，罗炳乾是施家瑞的妹夫，
与其妹施丽华结婚后，住在南市区
福佑路 (/+号。

外线侦察员在跟踪施家瑞时，
有两三次到福佑路附近就“脱梢”
了，估计有可能施家瑞与罗炳乾在
此秘密接头。而这个“跑街”罗炳乾
却一直在暗中坐镇，没有跑出来。罗
炳乾是个什么人物呢？他与“吴思
源”又是什么关系呢？

1949年5月，上海刚刚解放。全市军民欢
天喜地，热烈庆贺英雄城市回到人民手中。逃到
台湾岛的蒋介石集团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在美
国的支持下，他们用封锁、爆炸、特工武装袭扰
等各种手段对新生的大上海进行破坏，妄图以
狂轰滥炸来瓦解民众的意志，为他们反攻大陆
鸣锣开道。针对国民党间谍、特工的破坏行径，
隐蔽战线的指战员们依靠人民群众，与人民解
放军密切配合，粉碎了敌特一个又一个阴谋，侦
破抓获了大轰炸背后的间谍、特工，为保卫上
海、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再立新功。

! 姚华飞

“二六”大轰炸中的秘密战（上）

" 陈毅市长!潘汉年副市长视察杨树浦发电厂

上海方城
余 之

! ! ! ! ! ! ! ! !"#想起亲生儿子宝宝

梅香惊讶地说：“啊呀，这瓜子可不能这
样吃的，油脂可多了。你们两位小姑娘可听
着，我看你们从小爱吃零食，特别是爱吃香瓜
子，以后要注意啊，这瓜子油会让人发胖的。”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却忘了唐教授所
说的“喜事”，唐教授低头品着他的酒，夹着他
的菜，吃得津津有味，偶而抬起头来朝众人眯
眯一笑。

柳叶看着老同学这副憨实可爱的样子，
笑问他：“老同学你有多少时间没上馆子喝酒
了？这老正兴的味道怎么样？”“多少时间？让
我想想，大约有二十多年了吧。”唐教授把眼
镜架子向上推了推。“你不是开玩笑吧？二十
多年啊？”柳叶说。“怎么？不可以吗？你想想，
六十年代前后连续几年是困难时期，困难时
期你也经历过的，半夜里排队买菜皮，放只破
篮子烂砖头还要吵相骂、打相打，吃一块猪油
渣像是吃了天堂美食一样兴奋，紧接着是‘文
化大革命’，月工资‘!"元万岁！’拖儿带女，
能糊上一家人的嘴巴已属万幸，‘文革’结束
后一直躲在学校里搞学业，要补上十年动乱
的课，这一来不就是二十多年了？说实话，这
老正兴过去我久闻大名了，但来这里倒确实
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要不是你老同学开恩，我
还没有这个好福气呢？”唐教授说。柳叶说：
“你给柳梅介绍了一个好的男朋友，我和梅香
都感谢你，以后有你喝酒的机会了，今天算是
酬劳你的第一只蹄髈，还有一长串等着你
呢。”
龙彪说：“柳梅的份额吃完了，还有阿拉

小丽的份额等着呢，唐教授，侬阿能领阿拉的
情，也帮小丽物色一个？”唐教授笑着说：“那
你们夫妻俩算是看得起我了，这个情算是重
咯，迭样一来，以后我也可以辞去学堂里的教
书匠活儿了，轻轻松松专做红娘专收蹄髈，吃
不完就开一家蹄髈专卖店好了。”唐教授的一
席幽默话引得一桌人哄堂大笑。柳叶说：“老
同学，你酒喝了蹄髈也吃了，刚才你所说的

‘喜事’现在可以说了吗？”唐教授放下筷子，
用餐巾纸擦了擦嘴，说：“我以为早忘了呢，毕
竟是做父亲的，我知道你所一直惦记的就是
柳梅的事，这个喜事我看还是让柳梅说吧。”
柳梅看了一眼唐教授，摇了摇头。唐教授说：
“好吧，还是我说吧，老同学，我与你曾经设计
的几个步骤还记得吗？现在我正式告诉你，柳
梅的好事已经进入了第四步：拜见高堂阶段。
男方给我与柳梅都来了信，他希望择一良辰
来上海拜见你们两位，他还在信中要我征求
你们的意见什么时候来上海比较合适？”梅香
说：“这个事情我看还是让柳梅伊拉两个决定
吧，我们什么时候都可以，她爸，你说对吧？”
柳叶点点头。
放在曼丽面前的一杯酒，她一直没有喝，

到这时她才拿起酒杯，对柳梅说：“小梅子啊，
阿姨第一要祝贺侬，不过，第二呢阿姨还要拨
侬一句闲话：侬迭趟勿要再瞒牢阿姨带着男
朋友光在外滩、城隍庙荡马路，侬要拨伊带到
屋里厢来，迭趟让阿姨好好帮侬搭搭脉，把把
关，教伊那能做个好老公，做个像上海男人一
样的好老公，上海老公可是上海的名牌产品，
全国顶尖的模范老公啊！”
柳梅在父母身边只呆了一个晚上，一大

早又回学校去了。每当梅香看到柳梅向外跑
的时候，她就会想起宝宝，想起三十多年前离
她而去的亲生儿子宝宝，这是她的同母异父
哥哥，是解放前夕大老婆杏芬抢去的。哥哥姓
黄，她姓柳。三十多年了，一直没有音信，也不
知黄国杰、傅杏芬、黄国宝三人如今是死是
活？若还活着，还不知道现在天涯哪一角？香
港、台湾，还是美国？她有一只黑漆铜把雕有
宝蓝色孔雀画的珠宝盒，内有两个夹层，在夹
层的中间她放着宝宝小时候的几张照片，三
十年来，她一直珍藏着从没示人，只有当她静
静地一人独处时她会偶然地拿出来，看一看，
流一回眼泪。有时曼丽看到梅香在看宝宝小
时候的照片，就安慰她说：“别想伊了，过去了
介多年了，就算侬呒没迭个小囡罢了，现在侬
也有了柳梅介乖巧咯小姑娘，侬也算是满足
了。”今天当她一人呆在家里的时候她又拿出
了宝宝当年的照片来了。这张照片上的宝宝
只有三岁，照片上的宝宝正将手枪对准黄国
杰的脑门“啪啪啪”地开火，当时大家纵笑着：
“这叫枪打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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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初到工人新村时节，忽然遇上了一件
匪夷所思的事情，那便是每隔一段时间，我在睡
梦中常常会被一种一阵紧似一阵的莫名声响
纠缠不休，更可怕的是，连床铺偶尔也会像筛子
似地颤抖起来。伴随着这些的，还有闪电样的光
亮一闪即逝，如同划亮夜空一般划破我的梦境。
是不是有点儿今日之恐怖片惊悚片的感觉？
梦耶？非梦耶？谁也说不清。

因为我压根不敢和大人们叙说。
终于知道了，这不是梦。有一天，父母
忽然忙开了，将所有的窗户玻璃统统
贴上了呈米字状的防玻璃破碎的长
条牛皮纸。这时才明白，居然是为了
防范空袭。谜底便就此揭破：那时的
台湾飞机经常会有事没事借着夜色
掩护肆无忌惮地光顾上海的天空，这
就引起了地面上的高射炮齐鸣，探照
灯齐亮，顺理成章地一不小心便闯入
了我似梦非梦的领空中来了。

听父亲说，隆昌路那儿驻扎着当
时苏联老大哥的防空炮兵部队。也难
怪高射炮声没能把我惊醒，其实我们
这些小孩每天都很吃力很疲乏，不关风事，不
关花事，更没什么鸟事，只缘一个字：玩。
那时候的平头百姓家长们绝对没有超前

意识，让子女去学学琴棋书画，或者上上学龄
前不输在起跑线上的各类补习班，没有，他们
一点儿也不觉悟。当然也不可以完全责怪他
们，而是那个时代没到觉醒的分上。现在想
来，他们倒是慷慨大方地将这些力气活儿历
史性地搁到了下一代人的身上。呵呵，像我们
光景的这一拨人，那童年时代活得真的既轻
松又潇洒，白天是一晌贪玩，夜晚是一晌贪
睡，打雷不醒，闪电不惊———径自沉浸在睡梦
里一晌贪欢，整一个的比我们后代、后后代们
的“幸福指数倍儿高”。
学龄前的我们玩的层次其实尽是在小儿

科的初级阶段。尤其是男小囡，喜欢骑着青青
的细竹竿当马，对，是老祖宗们遗下的“青梅
竹马”的马，挥舞着用竹管筒做成的新式武器
去“打仗”，一朝得胜，便自诩为“凯旋大将军”
什么的，免不了有点“好战分子”的味道。至今
长相忆，那一节蜡黄的短短的两头通的竹管
筒，先将一坨浸得湿漉漉水淋淋的纸团推到

竹管中间，尔后再推一坨，用力继续推！于是
先推进去的纸团会发出“啪”地一响，空气承
受不住压力了，便疾速地发射了出去，足可以
打在五六米开外的小伙伴脸上，生疼生疼的。
长大了，回过头一看，挺无聊挺无趣的，是不
是？可它当年确实风靡了工人新村，挺时尚挺
流行的。真的，过来人都知道，我没骗你。
有一位也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权威人士
评判曰：工人新村的野蛮小鬼（沪
语，音为居），只会瞎皮，瞎白相！此
言信然。但是也有先知先觉者，那是
一个比我大了几岁的小女孩，一个
在读的小学生。忽然有一天，她很大
人口气地对我们说，你们不读书，将
来就是一块烂木头，派不了用场的！
大概我们都不大愿意做派不了用场
的烂木头，就跟在了她的屁股后头
“读”起了书。

总是在下午———上午她自己要
去学校上课———阳光灿烂的时候，我
们各自从家里搬来了小板凳，齐刷刷
地坐在她家的窗下，认真地听她上课。
也不知她去哪儿搞来了一块小黑板，

一把黑板擦，几支白粉笔，就这样开始办起了学
龄前儿童的义务识字班。现在仍记忆犹新，她居
然很有老师范儿地在手臂上戴了两只深蓝色
的袖套，够牛皮哄哄够像那么一回事儿似的。

感谢这个名唤“红英”的小女孩，终究很
超前地免费给我们这些学龄前的儿童开起了
补习班。哪像今天那些个遍地开花的以“让你
的孩子别输在起跑线上”为诱饵，继之逼你大
把大把掏钱的学前班呵。
可是有一天，我忽然惹了祸。我很捣蛋地

取出了几根橡皮筋，悄悄将一颗纸头折成的
“子弹”发射出去，很悲催地射中了一个叫阿
虎小男孩的后脑勺。没料想这阿虎绝对不哥
们，立即很规范地举手报告了“老师”。于是她
紧绷着脸走到我的面前，一把抓去了橡皮筋，
扔给我两个字：充公！可怜我的橡皮筋，就此
与我天各一方，再也没有了消息。我也去向她
讨还过，可她声色俱厉地回答我说，老师说过
的，上课做小动作充公的东西，一律不还！
很久很久以后，她去了崇明农场，返沪之

后，果然梦想成真，先做代课老师，后来真的
当上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